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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泉蒙席──一位澳門歷史學家
的足跡*

何思靈**

歷史事件各有不同，有一些事件比較深刻而另外有一些事件則容

易被人遺忘。

1912年2月，晚清的末代皇帝溥儀，在一場共和革命面前，被迫

遜位。當時他年僅6歲。同年4月，在14日至15日晚間，Ti tan ic號沉沒

在冰冷的大西洋海水中，世界為之震驚。可是就在當年4月15日的同一

天，文德泉蒙席出生於布拉干薩區弗雷舒．德．愛斯帕達啊．辛塔。

他後來成為里斯本地理學會的會員。1

今天，我們在此紀念他。

第一件事件已無人問津。第二件事情，有電影、電視劇、報導與

報紙上的文章避免它被遺忘。第三件事，由於他那浩瀚的史學著作，

其英名不朽。的確，文德泉蒙席是葡國人中最偉大的東方歷史研究人

員之一。他與潘日明及博克塞可稱為“澳門史學三大家”。 

“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自身的產物。”奧爾特加•加塞特如是

言。文德泉便是他那個時代的人物。1912年的葡萄牙可以為一個後山

省的孩子提供什麼樣的教育呢？除了入神學院，受教育的機會很少或

根本就沒有。但是，早期的葡萄牙共和國敵視宗教教育，1924年，少

年時代的文德泉便決定遠赴東方，到澳門聖若瑟神學院求學。 

* 在里斯本地理學會亞洲委員會2012年9月14日舉行的慶祝澳門歷史學家文德泉蒙席誕生

百週年會議上的發言。

** 科英布拉大學文學院歷史學學士，有多項澳門研究，塔基得出版社出版人。

1. 文德泉蒙席（1912-2003）於1955年3月7日被接納為里斯本地理學會（SGL）通訊會

員，會員號16203。職業為葡萄牙保教權在新加坡和馬六甲傳教士，具哲學及神學課程

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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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他在教會內部接受教育，這種生活塑造了他的生活觀，

產生了天主教作為意識教化力量的作用。

他遺留下來的著作極其廣泛。 2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澳門及其教

區》之十三。它敘述中國傳教史，所以題為《中國差會》。

該書的起始處為1578年來到澳門的意大利耶穌會會士范禮安的誇

張及戲劇性的感嘆，他當時負責中國和日本的天主教差會。根據曾德

昭在《大中國志》 3中的記載，他一邊從聖保羅總院的窗口眼望著中

國大陸，口裡一邊發出了感嘆：“岩石，岩石，你的宗教之門何時打

開？”

的確，16世紀不是一個“基督宗教”在中國得以立足的年代。

范禮安很快就意識到，要進入中華帝國傳播福音就必須學習漢

語。他於1598年1月的一封信中，寫道：“當我第一次來到中國的這個

港口，前往日本時，希望以某種方式試圖為神聖的傳教打開這扇緊閉

的大門，派一些神父到內地去生活，我明白到不先學漢語的口語與文

字好像是不可能的，我命令在澳門選擇兩位神父，專事學習，盡量免

去他們的一般工作，為他們的學習提供老師和一切條件。”4 

一、漢學研究

西方神父尋求通過學習漢語來解開天朝生活的秘密導致了最終揭

開了文化研究的新篇章：漢學。

2. 其主要著作有：《澳門教區及其教區》16卷、《澳門軍人》、《澳門廟宇》、《澳

門16世紀》、《澳門17世紀》、《澳門18世紀》、《澳門19世紀》、《澳門的日本

人》、《澳門醫學》2卷、《澳門地名》、《澳門總督官邸》、《議事亭》、《遠東葡

萄牙語定期刊物》、《19世紀澳門名人錄》、《澳門傑出女性錄》、《石頭之聲》、

《賈梅士洞》、《澳門之緣起》、《崗頂戲院》、《澳門名人錄》、《澳門警察》、

《澳門王室大法官》、《澳門滄桑》、《16-18世紀澳門女性服飾》。

3. 曾德昭著、高美士譯、安文哲序：《大中國志》，澳門教育暨青年司和澳門基金會，

1994年。

4. 《中國差會》， 第9頁。



101

另一位意大利耶穌會會士羅明堅在天主教進入中國過程中，亦飽經

滄桑。通過閱讀《澳門及其教區》這本書的頭幾頁，我們追踪這位神父

企圖打開中國這塊“岩石”的持久與艱難的努力。1579年7月，羅明堅

已在澳門，開始執行范禮安的命令，“滿懷熱情地學習北京話”。

文德泉蒙席告訴我們：“這項工作不容易，因為內地來的華人不

太熟悉北京話，生活在廣東省的雙語翻譯人員對於北京話一無所知，

更難以轉化成葡萄牙語。當時在澳門，只有一個葡萄牙語程度很低的

畫家給他畫出圖來表達字詞的意思。例如，在一匹馬的情況下，畫家

先畫出馬，然後在底下註上馬字，所以葡萄牙人和神父們都認為學習

中文是件可笑的事情。”5

羅明堅神父在一致總長的信中，承認學習漢語有困難，其結構與

西方語言大不相同：

“視察員神父為我留下了書面命令，要我學讀、寫、講漢語。為

此，我盡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但漢字與我們和其他國家的文字大不相同，

因為這種語言無字母表，亦無定數的字母。有多少詞或短語，就有多少

字，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也要學15年的時間才讀得懂他們的書。

“開始學習之處，我的確氣餒過，但在順服神旨的力量支持下，

我盡可能地堅忍不拔地完成這個命令。”6

他請一個夥伴幫助他擔起這個學習的擔子。

羅明堅尋求每年兩次去廣交會的葡萄牙商人的幫助。最終於1580
年把他帶到了省府廣州。他在那裡逗留了三個月。1581年，重返廣州

兩次，1582年，回羊城一次。

葡萄牙在澳門的存在是不穩定的，受到廣東當局的壓力。恐嚇外

交手法也用上了。兩廣總督要求主教梅爾基奧爾．卡內羅和甲比單末

唐．若昂．德．阿爾梅達去肇慶見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5. 肇慶（Shiu-Hing 或 Chaoquim），兩廣首府，人口200,000人，有七星岩、七星山。見

同書。

6. 《中國差會》， 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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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皇帝的札諭情況下，憑什麼在澳門有這麼的葡萄牙

人、 日本人和黑人居住；

――憑什麼 “在中國皇帝的土地上”，主教與軍人末行使管轄權。7

作為軍人和主教代表，指定的王室大法官和在巴範濟神父陪同下

的羅明堅神父，帶著一份價值2000澳門元、“在中國備受推崇的”天

鵝絨和歐洲鏡子的厚禮，去到肇慶。

他們在鎏金大殿受到了接見，晚清官員坐在太師椅上，“非常莊

嚴，兩則排列著300名身著華麗服裝、全副武裝的軍官與士兵”，他們

馬上獻上了禮物。 

眼望著絲綢和水晶，晚清官員滿心歡喜，其他都不必說了，這位

大官立即保證葡萄牙人可以呆在澳門。“從當時開始，按照葡人的方

式”管理葡人，但是前提是要服從晚清官員的命令。

有一次羅明堅在澳門病倒了，但他為了向兩廣總督推介一台鋼製

的機器，裡面都是自動不停轉動的輪子，外面可以呈現白天和晚上的

所有時間，而且有一個小鈴，發聲報點，這可是在中國見所未見的藝

術與機巧之物。 8

對機器的描述令兩廣總督興趣盎然，召羅明堅去肇慶。再次在巴

範濟神父的陪同下，於1582年12月前往。

“鐘錶呈上，這新奇的東西令人驚異”。

作為感謝，3位耶穌會會士得到了日思夜盼的允許在中國居住的許

可令。1583年，他們在當地舉行了第一次彌撒。 

二、要克服的困難

但是，台階並未全部越過，還有困難急需解決。這個兩廣總督

因將“幾個文人鞭打至死”而被皇帝罷官。他害怕其繼任者不會再

7. 《中國差會》， 第27頁。

8. 《中國差會》， 第2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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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神父們在中國居住有這麼大的興趣，給了神父們一份蓋了他官印

的札諭  9，命令廣東海道在首府給他們一塊地方，起造一座教堂，並

在那裡居住。

在神父們不斷努力之下，他們在澳門的居留“漸入佳境”，據利

瑪竇稱，羅明堅和巴範濟離開肇慶時，曾許諾送給總督一份好禮，以

得到允許神父們進入的許可，實際情況卻是，這位官員收到了一個士

兵的禀呈，請求批准在肇慶建造一所房子和一所教堂，理由是神父們

已在此居留6個月，受到前任總督的款待。他曾許諾讓他們留在中國，

因為“這對國家大有裨益，國家也很滿意。指出了他們的好處，以及

數學、地球儀、地圖、鐘錶及類似的奇巧之物。” 10

總督將請求轉批肇慶府尹。府尹簽發了文件，讓那士兵送到澳門。

這曾讓意大利耶穌會會士范禮安傷透了腦筋的“岩石”大門終於

打開了......。

三、結論

總而言之，漢學研究起源於中國的傳教。

進入中國的初次嘗試很艱難，羅明堅不得不忍受各種艱難，除

了學習漢語的困難外，某些他的同伴對他不無鄙視，懷疑他的學習

能力。

為進入中華帝國，澳門的政治與宗教負責人做了堅忍不拔的外

交工作，他們利用西方先進的科技幫助克服了本土的偏見與優越感

的障礙。

9. 札諭是官方文件。“是長期以來為研究者所熟悉的｀中文檔案´。這些文獻所反映的

一個事實，就是允許澳門這一葡萄牙人居留地在中華帝國秩序內存在三個世紀的｀共

識´。此種｀共識´的具體表現，便是一系列說明及保持了四百年｀承諾´的協議和

條約。這一切是澳門作為中國內部自治社群而存在的根基所在。”引自金國平、吳志

良、薩安東：“｀中文檔案´澳門歷史及中葡兩國的悠久關係”，《行政》，第17
卷，第4期 ( 總第66期 ) ，2004年12月，第1275頁。

10.《利氏史料》， 第175頁。引自文德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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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德泉蒙席的史學著作涉及了這一切，其中包涵各種豐富而細緻

的信息源泉，與中國當局接觸的最初幾年的經驗歷歷在目。

然而，至於其史學遺作的重要性，有些路還需要開荊披棘，例如

他的著作風格簡約、涵蓋的主題繁多、描寫入微，可以成為電影或電

視紀錄片的劇本。

他的著作是他生活過的時代和所接受的教育的產物。如今，歷史

學科的研究有了新的方式，在學習知識的道路上，人類的進步無止

境，布魯諾在16世紀如是倡導。文德泉蒙席所從事的關於葡萄牙人在

東方的歷史研究與見證對年輕一代歷史研究學者來說，是對從事葡中

四個多世紀合作歷程的一個最重要的經驗。 

其一生漫長，其作品長久。


